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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JIA春天捧出花花绿绿
◎司舜

安徽宿松人，中国作
协会员，曾参加全国第四届
散文诗笔会。著有散文诗集

《对岸》 《乡村物语》 《流淌
或者停顿》 《遍地乡愁》等。

春天捧出绿，也捧出红。绿得
含情脉脉，红得温柔可人。

桃树的脐带部分被阳光剪
开。桃花于是一齐绽放，那么快。
昨天还是空空如也，今天就开始
披红挂绿、衣袂飘飘。一夜之间就
布满千丝万缕的缠绵。

无中生有的诗句，纷纷发
表在枝头，让快活的风一遍一遍
朗诵。

我喜爱那红，蝴蝶也喜欢。但
我只能欣赏，蝴蝶却可以露出叫
也叫不住的孩童模样。

奇怪，一些不是花的红，也在
红 ；一些从来不会发声的也隐隐
约约打开了喉咙。

不奇怪，春天就是这样。
春天从来就是将一切的一切

描摹成诗句，变成了黄金。而在大
地之上，春天，最贵重的黄金，就
是油菜花。

叶子，是谁也无法比拟的秀
发 ；就连灰尘似乎也在开花。

风，投入这花红的波澜，有一
缕正好经过那棵老树，早就憋着
一身心思的老树突然之间憋出好
多新鲜的嫩芽。

控制不住的不仅仅是树，不
把这个春天开碎，不向着敞开的

远方，不憋出一身劲头，谁也不会
罢休。

我觉得 ：似乎还有些什么，
将在我发呆的间隙纷纷出现。

而且，不仅仅只有黄金。
山峦被绿得不知所措，更被

红得荡气回肠。
看！映山红，分出骄傲的颜

色和身段，不知是谁的诗，如此有
声有色。写给山岳看，写给大地
看，写给节令看，写给自己看。

漫山遍野的诗句，撞击着风，
一路积攒着阳光，颤抖着美丽的
心弦，朝我的目光里私奔。

我似乎看到羞涩就是炽热，
不躲闪、也不做作。这味道真好，
这倾泻真好，这模样儿真好。

朝着布谷鸟鸣叫的方向眺
望，大地开始赤裸，雷电的鞭炮开
始炸响。映山红，她裹着一小截未
来，会是做谁火红的新娘？

那些贪吃阳光的叶子，让阳

光更亮。
风，笑了又笑，是那种羡慕的

样子，偷偷摸摸挑走了一些富裕
的阳光。

这个季节爱情当道，落入花
丛的蝴蝶绕也绕不过爱的深渊。

那些异乎寻常的绿，在红色
的阳光中有些绯红，像恋爱中的
羞涩。

有一段斜坡，在抄近路，赶
往绿叶之下，演绎一种无中生有
的美。

有很多声音，品着红，更品着
绿，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无视比它
大得多的声响，比如 ：山歌 ；再比
如 ：吆喝。

最享受的是那几个迈着碎步
的女孩，那种深藏绿意的美妙的
身影。

春天捧出花花绿绿，披着闪
电的天空，将春雷炸成了长长的
礼炮。

家乡田野上的小麦花
◎韩星海

扶风人，中国作协会
员，陕西省茶人联谊会会
长，曾出版散文集和茶文化
专著 20 部，并有 80 多篇作
品在全国获奖。

谁都有自己的偏爱，而我
对家乡田野上的小麦花，就有一
种特殊的感情……

也许，我是农民的儿子，就
是头顶着小麦花，离开了生养我
的黄土地，工作生活在古城西
安。说句心里话，直到现在，我仍

眷恋着故乡沃土上那亲切的乡
音乡情，而时刻让我牵挂的还要
数家乡田野上那质朴的小麦花。

阳光明媚的一天，我又回
到了故乡。闲游到巍峨的乔山
之上，尽力远眺，八百里秦川就
像一幅壮丽的画卷，在那灿烂的
春光下，燕子自由地在一望无际
的绿波上呢喃。那正在成熟着的
一垄垄小麦挺拔清秀，麦穗上溢
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白花，就像天
上飘下的毛毛雨丝，随着一阵阵
的轻风吹拂，又像大海卷起的波
涛，浓郁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
心脾，令人陶醉。

小麦花，只有针尖那么大，
毫无绮丽之处，但要细看，却使
人感叹不已。这花，没有花柄，只
是点缀在绿色的麦壳尖上，错落
有致，小巧玲珑，含情脉脉……

生活中没有太多的人去观赏它，
城市居民更不知道。这是因为它
同开得虎虎有生气，与大有铺天
盖地之势的其他花儿相比，显得
姗姗来迟，而且极不显眼诱人。
相互比较起来，它没有牡丹雍容
华丽，没有菊花那么高贵清雅，
更没有水仙那么婀娜多姿，也没
有兰花那么雅静幽远，但却引起
了我无限的遐想……

我联想起了诗人雪莱的名
句 ：“谁曾见花儿彼此不容，姐
妹把弟兄轻蔑！”是啊，小麦花
没有孤芳自赏的清高，没有嫉妒
同类的心理，在自然界里，的确
微不足道。但是，它那一点一滴
凝聚起来的花簇，所显示出来的
团结向上的力量让人心生敬畏。

小麦花，没有哗众取宠的
艳丽外貌，它是那么平凡朴素，

虽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已经生
存了几千年，一直伴随着农耕文
明走了过来，却在花海群谱中没
有它的名字，在古往今来的诗坛
上，没有赞美它的篇章。俗语说
自然界有多少花，就有多少诗。
令人遗憾的是却没有歌颂小麦
花的。然而，正如农夫所说 ：“麦
子花繁兆丰年！”小麦花一年默
默生存十多天光阴，就迎来一场

“杏黄雨”，从此便悄悄离去，带
着欢欣与坦然，不因人的忽视而
自弃，把金灿灿的果实，无私地
奉献给人类。

小麦花，我是从内心里赞
美你，你高贵的品质与播种耕耘
你的农民一样平凡而伟大，你也
是花族中的佼佼者！

（肖像作者 陈亮）

风从卷阿起
◎麻雪

有这样一缕风，它生自三千年
前！古卷阿，凤凰山，一声清越的凤
鸣从高冈上传向西岐大地，凤鸣之声
清亮、高亢无比，“凤鸣岐山、文王受
命、武王翦商、周公制礼作乐”，九州
的目光由此转向这里。就是这缕风，
它伴着朵朵祥云，由凤凰山的一个山
坳间徐徐升起……由此，它跨越几千
年，见证了关中西府这片“堇荼如饴”
的沃土上，诗礼传家、文脉相承，书香
与烟火之气相融合的恬静美好。

周风拂蒹葭 诗意染渭水

周公在卷阿制礼作乐，由此诞
生的制度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
直到今天。敬天、尊祖、护宗、保民、尚
贤、无逸、教化、贵老、明德、慎罚，这
是周文化的十大因子，彰显出周人

“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或许，就是这缕来自凤凰山的

风，它见过周公，见过他刻写“礼乐”
二字的简牍，见过他“握发吐哺”礼贤
下士，从而“天下归心”的忠义大德。

还是这缕风，它又来到汤汤渭
水之上，吹动了河面上的蒹葭，发出

“沙沙”的声音，宛如吟唱一首古老的
歌谣，歌谣声中，一位婀娜的姑娘婉
立蒹葭丛中。一位秦国诗人路过，惊
叹于此景、此人、此情，诗情涌泉般吟
诵道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

后来，这首名为《蒹葭》的诗歌
收录入《诗经·秦风》之中。后世的我
们由此知道，发源在我们宝鸡的秦文
化，不仅有如“石鼓诗”一般锵锵豪迈
的战歌，也不乏秀丽、婉约的情思。

这缕风沾染了“周风秦韵”，沿着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

德风拂田野  尊师铸情怀

春秋时期，一位孔子的学生从

鲁国学成归来，回到千河之畔的故
里。他叫燕伋，是“孔门七十二贤”
之一，在教书育人中，他思念自己
的老师，于是，用一撩一撩的土堆
成“望鲁台”。或许，就是在燕伋撩
土垫足登高望鲁的某个夜晚，那缕
风恰巧吹过，于是，“尊师重道”的
美德也融入在风中。

风，拂过西府一望无际的田野，
绿了枝叶，熟了五谷。这里是周秦文
明发源地，人们仓廪实知礼节，崇礼
尚德，尊敬有学问的人。

时间又到了东汉，大学者马融
在扶风讲学，他在讲台周围立起绛色
的帐子，来听者众多。他讲学的同时，
让人在讲台周围奏起歌、跳起舞，学
子们却不为歌舞所动，一心听学。后
来，马融讲学的地方被称为“绛帐”，
直到今天。

或许，刚刚拂过麦田的那缕清
风，曾经飘到马融的讲台之上，由
此濡染了“绛帐传薪”的创新教学
气息。

还是这缕风，它继续向前来到
北宋时期，来到一座书院中。郿地，横
渠，这里有一座书院，名为崇寿院。

在经历了官场多次得失后，张
载辞官回到横渠镇，依靠家中薄田生
活，讲学读书，并写下了大量著作，还
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
实践。

他亲手栽植了一棵柏树，今天
的我们仍能在眉县张载祠中看到 ；
他提出“四为”“六有”“十戒”，对家族
子弟及学生的道德礼仪进行规范 ；
他倡导“崇礼贵德”“民胞物与”“仇必
和而解”，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熠熠生
辉的资源。

千年前，或许就是这缕风，它先
拂过书院里先生栽植的柏树的树梢，
又来到书院正殿的窗格旁，有这样一

声吟诵传来——“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风摇曳了几颤，如果它如人一般
有情感，它定会为这句吟诵中囊括的
大情怀震惊不已！

这句吟诵被后人称为“横渠四
句”，广为传诵。

暖风拂今日 尚礼在关中

就这样，这缕风裹挟了“周风秦
韵”、融入了“尊师重道”、濡染了“绛
帐传薪”，带着“横渠四句”的超然情
怀和旷达胸襟，当然，还有周原上的
麦香、渭河边的果香，散入我们今天
西府人的心田之中。

于 是，在 很 多 西 府 庄 户 人 家

门前匾额上，常常能看到“诗礼传
家”“恩济乡闾”等的字样。还能看到
这样的家训镌刻在宅院中——“懂
大礼、勤耕作、和待人、善行事、知章
法、听政令、孝宗长、亲幼下。”可谓诗
礼之风盎然。

那股传承几千年的诗礼之风，
渗透到西府人生活中，这里人起名字
常用“礼”字、“让”字、“贤”字 ；这里的
人性子朴实、敦厚，深爱脚下的土地，
干农活时认真地深耕细作，待人接物
时提倡崇德尚礼。

浅夏悠悠，草木蓬勃。此时的风，
暖却不炽热，最是舒服，沐风而行在
关中西府，一起来感受传承千年“诗
礼之风”吧！ 

王甘生 作

西秦散文诗章

故乡的桥

村 子 里 的 这 座 石
拱桥，是在父亲像我这
个年纪时修建的。

几十年了，这座桥
像河岸的花草一样，没
有 一 个 属 于 自 己 的 名
字，但这并不影响它对
乡亲们的善良与温存之
情，也不影响它对村子
里所有牛羊和摩托车、
电动车的爱与支撑。

干旱的日子里，河
水 变 少，石 头 上 更 多
的 皮 肤 露 了 出 来。小
桥 的 身 上 落 满 灰 尘，
沾 满 路 人 丢 弃 的 垃
圾，无人打扫。

下 雨 的 日 子 里，
河 水 暴 涨，将 大 大 小
小 几 乎 所 有 的 石 头 淹
没。小 桥 的 精 神 高 度
紧 张，它 要 保 证 走 在
它 身 上 的 万 物 平 安 归
来。小 桥 虽 冷，却 不 敢
打一声哆嗦。

故乡的桥，曾一次
次 护 送 我 去 千 里 之 外
求 学、参 军、打 工。这
些年，故乡的桥一切未
变，而我已经变得越来越世俗，只有回
到故乡时，我才会发现这一切。才会自
醒、忏悔，在无声的岁月中坚守人生的
信仰与生命的崇高。

亲人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爷爷已经不
在了。

在我七岁那年，被疾病折磨了两年
的奶奶去世了，葬在南山下的麦地里。

那 年 的 小 麦 全 被 连 阴 雨 摧 残 了，
也许这是对奶奶的挽留，不过奶奶没有
看到这些，这也不是她想看到的一幕。
一辈子与土地和庄稼耳鬓厮磨、相依为
命，农民的苦，奶奶再也清楚不过。所以
不管奶奶在世或离开，她都希望庄稼有
个好的收成。

如今，父亲和母亲也已经老了，原
来的麦地现在都种上了幼小的白皮松
树苗。若干年后，当父亲和母亲走不动
路、扛不起锄头的时候，我不知道地里
会种什么，但我知道，是地，就不能让它
荒芜。

再一次回到故乡

再一次回到故乡，我感觉就像再一
次走进母亲的怀抱。

如 果 说 城 市 是 我 开 花 结 果 的 地
方，故乡就是我的根，是我滋养生命的
大地。

这些年，故乡变了，变得越来越美
丽 了，我 回 故 乡 的 次 数，却 越 来 越 少
了。我不喜欢讲不回故乡的理由，一个
回 故 乡 都 需 要 讲 理 由 的 人，我 是 无 法
理解的。

只有回到故乡，回到老屋，回到那
个简陋的厨房，我才能吃到令我日思夜
想的母亲牌手擀面，对我而言，母亲做
的每一碗面，都胜过城市中所有大饭店
的面。很多时候，吃一碗母亲的手擀面，
竟然成了我回故乡的真正原因。

再一次回到故乡，我和父亲、母亲
睡在炕头上，一定要听父母讲一讲我童
年的故事。

老屋

老屋，在秦岭北麓、渭水南岸的一
个小村庄里，我的诗歌之路，就是在那
里生根发芽的。

在老屋，我读过的书还装在三个曾
经装过洗衣粉的纸箱子里。偶尔回去，
我会在有阳光的午后，让它们和被子一
起晒晒太阳。

老屋里没有空调，没有暖气，也没
有木地板和壁布。

老屋里有我年轻时的日记本，有曾
经听过无数遍的明星卡带，也有我曾经
写下的诗。

老屋的空气新鲜，屋后面的那棵核
桃树和柿子树还在，还有那棵白杨树上
的麻雀窝和树下的蚂蚁窝也还在。

我在老屋中度过的童年时光，却早
已跟随老屋门前的河水东流不复回。

 

（陈朴 ：1985 年生，作品见于《光
明日报》 《文艺报》 《诗刊》 《星星》 《草
堂》 《延河》等，出版诗集《宽恕》。系省
作协会员，获第三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评
论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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